
巍巍太行，南北纵贯；浩浩漳水，东西长

流。驱车行驶在京港澳高速公路，途经漳河大

桥时极目远眺，我们可以看到广袤平坦的平原

上耸立的一处夯土高台，这便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邺城遗址的三台胜境。

提起邺城和三台，“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历

史典故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

心不已”的豪迈诗篇便会回荡在心间。邺城先

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故

都，历时近 400 年。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

西南的邺城遗址，由南北毗连的邺北城和邺南

城组成，至东魏北齐时期形成了阔达约 100 平

方公里的外郭城区。自 2005 年开始，邺城遗址

连续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至“十四五”大遗址

保护规划，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遗址之一。

2023 年，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

牌。从孜孜不倦面朝黄土的考古，到面向大众

传播文明的考古遗址公园，新的篇章开启了。

上承秦汉 下启隋唐

邺城曾作为古代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在文化碰撞与民族融合中孕育了隋

唐盛世的基因。曹魏时期建安文学和都城规

划、十六国时期建筑技术、东魏北齐时期的佛

教艺术等，无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邺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其独特的历史价

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引起学界和社会的

持续关注。有关邺城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上

世纪 30 年代，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

派人前往踏查。1957 年，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

对邺城遗址进行了短期地面调查，初步勾勒出

邺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大致轮廓，并采集了部

分汉魏至北朝时期遗物。

邺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始于 1983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

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负责。在首

任队长徐光冀的带领下，结合邺城地区的地质

特点和古代遗址保存不佳等现状，确定了“全

面勘探和重点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思路。邺城

考古队得以在较短时间内逐步确认了城墙、城

门、马面、道路、水系、宫殿基址等主要遗迹，建

立起对邺城遗址平面布局的基本认识。基于

考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邺城遗址于 1988 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邺城遗址最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都城

规划。从三国曹魏经十六国至北朝晚期的东

魏、北齐，邺城都城制度上承秦汉、下启隋

唐，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史学家

陈寅恪、考古学家宿白对此均有高度评价。伴

随邺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考古学家杨泓

综合都城、建筑、墓葬、造像诸方面遗迹和遗

物，提出“邺城规制”的概念。起自三国时期曹

魏邺北城，经北魏洛阳到东魏—北齐邺南城，

终于隋唐长安城所形成的“单一宫城居北、中

轴对称分布”的都城格局，被学者们肯定为中

古都城的典范。

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艺术在邺城遗址也

有保存较完好的遗存。2012 年 1 月，位于漳河

河滩内的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重见天日。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各类造像，时代以东魏北齐

为主，有题记的造像约 300 余件。大多数造像

表面残存贴金和彩绘痕迹，具有穿透时光的艺

术美感。

勾勒城址 再现风范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主要建设了 3
个片区：三台遗址展示区、东魏北齐邺城宫城

展示区、朱明门及南郭宗教与礼制建筑区。这

些片区与邺城考古 40 年来秉承“大邺城遗址考

古”理念所取得的成绩密不可分。近 20 年来，

围绕外郭城、宫城布局以及手工业生产等课题

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在沉浸式展示中得到充

分体现。

比如铜雀三台，通过区域性的详细勘探，

以及邺北城西、北、南三面城墙的发掘，不仅确

认了铜雀台和金凤台的平面范围和规模，也刷

新了人们对邺北城的认知，为进一步探寻邺北

城平面布局和保存情况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魏北齐宫城平面呈纵长方形，宫城四面

有宫墙，宫城内外勘探发现建筑基址。2015 年

以来，发现和确认了东魏北齐时期大型夯土建

筑基址、夯土墙以及汉晋时期墓葬和窑址等遗

存，特别是轴线建筑的发现、多重宫墙的确认，

为研究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布局、营建等提供了

重要基础资料。

邺南城正南门朱明门不仅是中国古代都

城中内城使用双阙式城门的实例，也是邺南

城中轴线的重要节点。以朱明门为中心，向

南至外郭城正南门，向北直抵宫城正南门，然

后穿过前朝礼仪中心太极殿、昭阳殿，终于位

于后寝的核心殿址。这条超长的轴线是左右

严格对称的城市轴线，为唐宋以后历代都城

所承袭。

内城之外，南郭区以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

桃园北齐大庄严寺为代表的大型皇家寺院的

发现，实证了以明堂为中心的重要礼制和宗教

建筑核心分布区。东郭区曹村窑址和北吴庄

佛教造像埋藏坑以及西郭区北朝建筑遗迹和

大量战汉、隋唐墓葬的发现，不仅为确认东魏

北齐邺城外郭城区的范围找到了有力的考古

学证据，也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和佛教艺

术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上述考古工作是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着力呈现的内容。结合考古成果，一方面以城

墙、道路等线性遗迹的地表标识展示，勾勒出

城址的基本格局与尺度；另一方面重点建设的

3 个片区，通过模拟复原、植被标识等方式再现

历史上的邺都风范。

博古通今 透物见人

40 年的不间断考古，邺城遗址出土了大量

精美文物和重要学术标本，它们见证了邺城从

史前至秦汉、从三国至北朝波澜壮阔的历史，

也揭示了邺城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多方面

的生动图景。如今这些典型标本被收藏、陈列

于邺城博物馆和邺城考古博物馆内。

邺城博物馆建成开放于 2012 年，坐落于遗

址外围、邺北城中轴线的北延长线上，南距邺

北城北城墙约 400 米。博物馆建设秉承遗址保

护与展示、考古机构与研究整理设施、展览资

料馆三位一体原则，采用声、光、电多种技术结

合方式，重点展示了邺城遗址作为都城的几个

主要时期与都城建设、墓葬制度、手工业生产

和宗教艺术相关的物质文化面貌。

邺城考古博物馆是落实“让文物活起来”

的践行之作。最具典型性的“龙树背龛式”造

像是邺城地区北齐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在上承

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

征 的 基 础 上 ，接 受

新一轮传入的笈多

造像样式，进而创造

出 一 种 全 新 的 模 式 。

这些造像以多种方式在

考古博物馆进行了全方位展示。

这两个博物馆和邺城已有的建安文学馆、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研究基地等机构，互为补

充，成为展示邺城辉煌历史、进行文化传承的

生动载体。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之际，邺

城考古也迎来了第四十个年头。正是不间断

的考古使“让文物活起来”成为可能。2000 年

以 前 ，邺 城 遗 址 的 发 掘 面 积 不 超 过 1 万 平 方

米；而截至目前，发掘面积已经超过 3.65 万平

方米。赵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园北齐佛寺和东

魏北齐宫城区等处的持续工作，充实完善了对

邺城遗址的认知，为遗址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扎

实的学术支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别于一般公园的最

大特点是具有教育、游憩等功能，这建立在对

考 古 遗 址 的 充 分 阐 释 和 不 断 深 入 研 究 的 基

础上。我们将积极推动考古成果、学术成果的

转化，助力遗址公园建设，实现文化传承，更好

服务公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打开历史画卷 展示文化遗韵
沈丽华

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于近期公布，邺城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名列其中。邺城曾是古代中国北方重要城市，金戈铁马之后是

千年的沉睡。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历史画卷得以慢慢打开。自曹

魏时期起影响深远的中轴对称都城规划、十六国时期建筑技术、东魏

北齐时期的佛教艺术等，都将在这个遗址公园得以重现。我们特约

考古工作者介绍邺城考古 40 多年的积淀，以便读者更好了解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特点。

——编 者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馆·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馆展出的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旅部重点实

验 室“ 文 化 之 美·绣 色 可 观 ：粤 绣 年 度 成 果

展”近期落幕。自今年 1 月中旬开展后，短短

半个月时间，展览已接待观众约 4.5 万人次。

走进展厅，陈列空间让人眼前一亮。通过

像素化处理的建筑图片、珠帘、镜面等艺术化方

式，潮州一处古建筑方伯第的院落空间结构被

“搬”进了展厅。最醒目的是粤绣创新口罩展

区，146 个粤绣口罩分布在各色头模之上。花

朵怒放，金鱼摆尾，蝴蝶振翅欲飞……传统粤绣

图案元素从布面“破土而出”，成为立体装饰，鲜

活生动。“真是太美了！”“在哪里可以买到同

款？”不时有观众连连惊叹，发出询问。

“我们希望通过展览，尝试传统技艺与现代

审美的嫁接，探索非遗作品在现代语境中的表

达。”展览艺术总监何为说。

粤绣与苏绣、蜀绣、湘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

绣。无论从分支流派还是风格技法来看，粤绣

都十分特殊。它不仅是一个绣种，更像是一个

统称，包含 3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广绣、潮绣

和潮州珠绣。

广绣多分布于广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

带，潮绣则多指如今潮汕地区和梅县的大埔、兴

宁地区的刺绣品类。两大流派同宗同源，历史

上并未做明确区分，但受不同地理环境、民俗文

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各自的技艺特

点，并于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

录。传统的粤绣，就是指广绣和潮绣。

潮州珠绣则稍显“年轻”。珠宝用于刺绣，

古已有之，但由于材料贵重稀有，并未形成专门

的绣种。到了近代，得益于广东地区对外贸易

带来的玻璃珠等平价材质，珠绣开始兴盛。20
世纪初，匠人将舶来的珠片钉绣于粤剧戏服等

道具上，演员表演时熠熠生辉，给观众带来不同

于传统戏剧的视觉体验，名声大噪。近年来，潮

州婚纱晚礼服产业兴盛，推动了珠绣工艺的进

一步发展。2021 年，潮州珠绣也成为国家级非

遗项目，成为粤绣中一个新的分支。

绝大多数绣种的图案是平面的，粤绣却有

一种浮雕效果，独树一帜。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绣工先要“垫底”：或用较粗的丝线或棉线一层

层地叠绣，或用棉絮垫底，覆上丝绸，再在上面

施绣。与之相应，粤绣使用的材料也别具一格。

展览陈列了包括绣线在内的各种材料，并

对技法做了详细介绍。典型代表是潮绣中的金

银线绣，又称“钉金绣”。所谓“金银线”，就是用

金银箔纸包在丝线上制成的线。绣工还会将各

色绒线和金银线缠绕在一起，使色彩层次更丰

富。正是这一技法，造就了潮绣的金碧风格。

潮绣还有一样不起眼却相当重要的材料，

叫做“纸丁”。将白色棉纸裁成不同宽窄，手工

搓制，最后形成 13 种不同规格的纸丁，用于垫

高和装饰不同部位。如今会制作纸丁的匠人越

来越少，人们正探索可以替代的新材料。

传 统 粤 绣 以 构 图 繁 密 著 称 ，往 往 少 有 空

隙，即使有空隙，也要用山水草地树根等补充，

显得热闹紧凑；图案工整中富于夸张，色彩稠

丽，对比强烈。展品《“劳热”庆丰收潮绣彩眉》

将这一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劳热”是当地方

言“闹热”的谐音，是一种民俗庆典。“彩眉”则

指覆在庙宇、祠堂等建筑门楣上方的装饰。策

展人苏丹介绍，这幅作品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5 米长、0.4 米宽的大红色绣布上，生动呈

现了醒狮、舞龙、鲤鱼舞、潮州大锣鼓等活动场

景，间隙处布满了竹子、芭蕉、柳树、梧桐等植

物。图案中人物动作朴拙可爱，显示出浓浓的

民间趣味。

令人惊喜的是，策展团队根据这幅作品，创

新制作了虚拟现实（VR）数字艺术作品《祠堂香

火》。观众沉浸在五彩斑斓的图案世界，跟着节

庆游行队伍体验热烈的当地文化氛围，享受着

一场视觉盛宴。

潮绣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康惠芳、孙庆

先的作品，广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少

芳的作品，与新生代传承人创新作品、VR 数字

艺术作品几个板块的集合展示，带领观众体验

从传统走向未来的粤绣艺术。

创新表达，展现粤绣的无穷魅力
周飞亚

殷 墟 甲 骨 、居 延 汉 简 、

敦 煌 遗 书 、明 清 档 案 ……

这 些 分 藏 不 同 机 构 的 重 要

文 献 ，荟 萃 于 国 家 典 籍 博

物 馆 的“ 二 十 世 纪 初 中 国

古 文 献 四 大 发 现 展 ”，向 今

天 的 观 众 讲 述 中 华 文 脉 的

深远悠长。

观展过程中，可以看到

古 文 献 缀 合 的 例 子 。 这 让

我 想 起 不 久 前 三 星 堆 考 古

中“ 鸟 足 曲 身 顶 尊 神 像 ”在

分离 3000 余年后的意外“重

逢 ”。 实 际 上 ，破 损 器 物 的

拼合与修复，在古代中国一

直存在。早在南北朝时，顾

野王在《玉篇》中提到“锔”

字 ，并 解 释 说 是“ 以 铁 缚

物”。“锔”的技术用于陶瓷、

金属等残损器物，用今天考

古 专 业 的 术 语 来 讲 ，即 是

“ 器 物 修 复 ”。 类 似 的 技 术

方法运用在出土文献领域，

则称为“缀合”。

让破损离散的文献“破

镜重圆”的缀合，以甲骨、简

牍资料为主，但并不局限于

此 。 简 要 梳 理 出 土 文 献 研

究的缀合历程，可知它对出

土文献走向重生的重要性。

由 于 经 常 使 用 的 纸 本

容易破损，五代宋初道真和

尚 以 收 集 的 破 损 经 卷 为 基

础 ，进 行 剪 裁 ，与 待 补 经 卷

粘 连 而 呈 现 完 璧 效 果 。 国

家图书馆藏《佛名经》写本，

可以说是最初的缀合情形。

1917 年 ，王 国 维 撰 写

《戬 寿 堂 所 藏 殷 墟 文 字 考

释》时 ，注 意 到 其 中 的 一 片

可 与《殷 墟 书 契 后 编》所 见

拼合，“文字体势大小全同，

又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

一 片 折 而 为 二 也 ”，从 而 实

现 甲 骨 学 研 究 史 上 的 第 一

次“实缀”缀合。1933 年，董

作宾又补上一片，实现该卜

骨的第二次缀合。

碑 刻 的 缀 合 ，可 以“ 张

君碑”为例。该残碑于清末

出 土 ，被 誉 为“ 陶 斋 所 藏 汉

石之冠”。据载，出土 70 年

后 ，马 子 云 据 所 见 诸 多 拓

本，大体实现缀合。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汉灵帝下诏校正儒

家经典，由蔡邕等人书丹，镌刻碑石，立于太学，即后

人所说的“熹平石经”。正始二年（公元 241 年），魏少

帝曹芳又新立石经，因碑文用古文、篆、隶书三体呈

现，故“正始石经”又名“三体石经”。以上石经，至今

已无一完石传世，或保存文字略多，或仅见一二残

字。王国维在《魏石经考》文中，不仅复原了魏石经每

行字数，由每行字数推定每碑行数，并据相关资料确

定石经经数；后来，又写《魏正始石经残石考》，据残石

残字复原出三体石经碑图。

类似的研究情况，也见于甲骨和简牍。在《汉

简缀述》中，陈梦家对一枚长约三尺的汉简进行解

读：仅依据分栏书写文字下所附的数字编号、横列

右行的读法及“三尺律令”的记载，就推断它是一个

由 10 枚简构成的诏书目录简册中的第二枚。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尽管可见的几乎都是残编

断简，研究者却可以凭借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

洞察力，使之呈现出全貌。

缀合有难易之分，易者从材质、纹理、字体、书

式等即可决定。而不论是陶瓷、金属类器物的修

复，还是敦煌卷子、甲骨、碑拓的拼合，均要“从有

形入手”。研究者要注意观察器物或资料本身的裂

缝或茬口，找出残断部分可能存在的拼接关系，尤

其要充分考虑残断部分的字迹及相关内容。只有

在熟悉资料、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抵达“无形

之境”。所谓的“无形之境”，强调的是由实入虚、

虚实结合，看到的固然是残缺，在研究者的心中却

以完整之貌再现。这个过程，最考验学问的广博扎

实与否。

在出土文献研究飞速发展的今日，我们能否结

合人工智能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出土文献的释读、

缀合、复原乃至深度研究中呢？有研究者利用深度

神经网络复原、分类古代文本，运用其研究成果测

试，历史学者的准确率可达 72%，铭文出土地区及所

属年代等相关推定的精准程度也将得到提升。由

此，我们看到了文化和人文领域人工智能跨学科研

究的巨大潜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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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邺城博物馆邺城博物馆。。

图图②②：：北齐覆钵塔北齐覆钵塔。。

图图③③：：潜伏城门出土半人面瓦件潜伏城门出土半人面瓦件。。

图图④④：：东魏北齐宫城区东魏北齐宫城区 206206 号大殿出土莲花柱础号大殿出土莲花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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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殷墟甲骨”专题

展上的“甲骨 2174”。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左图：王国维、董作宾缀

合的卜骨。

张忠炜供图

“劳热”庆丰收潮绣彩眉（局部）。 何 为供图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 2023年 2月 18日 星期六66


